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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洪亮

编者的话：

中国是诗词的国度，中
国 园 林 历 史 悠 久 、渊 源 深
厚 ，二 者 有 着 密 切 的 联 系 ，
都 是 中 华 民 族的瑰宝。吴洪
亮是著名艺术策展人，其工作
主要是在研究的基础上，将艺
术作品或文物进行遴选、分
类、排列组合，进而在博物馆、
美术馆或一些公共空间中建
构一个情境，与公众分享。

作为一名策展人，吴洪
亮认为，从展览到词与园林
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用两
对词语来描述：一对是有限
与 变 化 ，一 对 是 生 活 与 美
感，它们都是在有限的或限
定的空间与结构中求变化，
也是在生活与生命的各种体
验 里 生 发 美 的 感 受 。近 年
来 ，在 他 的 策 展 工 作 中 ，有
很多机会把中国园林与中国
诗词加以印证，从中也理解
了中国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
学家陈从周所提出的中国园
林是“综合艺术品”的意味。
本期讲坛是吴洪亮委员在全
国 政 协“ 国 学 读 书 群 ”第 八
期委员读书活动中的演讲，
现整理编发，以飨读者。

展览中的词与园
□主讲人：吴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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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谁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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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浪之水

■

苔石梅窗
某种意义上来说，填词、造园异曲

同工。从创作过程看，填词有格律，句
子长短、音调、韵脚都有规则限定；园
林则受场地条件、工程技术、植物习
性等各种因素制约。从审美原则看，
由于文人在造园活动中逐渐提高的
参与度，造园也与诗词、绘画分享同
样的审美标准，讲究韵律节奏、求曲
不求直。可以说，无论是填词还是造
园，不管用文字还是综合手段，创作
者都在试图全方位地调动读者或者
游览者的感官体验，调动人们的眼、
耳、鼻、舌、身、意一起参与到审美情
境的建构中来，感官体验是“境界”的
基础。无论是填词还是造园，都离不
开基本的构成要素，而这些要素很大
程度上是相通的，园林与词互相影
响，词描绘园林的景象，园林造词的
意境。如果要说哪里将这种相互影响
描述得最为清晰，首先想到的便是明
代文人撰写的生活美学指南，尤其是
文震亨的《长物志》。

“长物”二字，从读音到意思充满了
纠葛。对此有人做过专门的研究：有两
个读音，一个读作cháng wù，意思
是“好的东西”，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
记·土地庙》：“市无长物，惟花厂鸽市差
为可观。”另一个读作zhàng wù，
意为“多余的东西”，南朝刘义庆《世说
新语·德行》：“（王大）见其坐六尺簟，因
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
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
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
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
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长物志》
中的那些“长物”是多余之物，还是“文
震亨们”生命中的必需之物呢？这其中
的复杂性难以厘清。

继“自·沧浪亭”后，隔年我又在苏
州金鸡湖美术馆策划了“自·长物志”，

这一展览不只讨论那些所谓的古雅之
趣，而是在“格物”的逻辑下，探求更多
物与人、物与社会、物与历史的关系，
甚至是“物”之于世事、人心的反作用
力。因为这次全球疫情“提示”我，此展
于当下并非是一个轻飘飘的话题。尤
其是作者文震亨，作为明四家之一文
徵明的曾孙，可谓是含着金钥匙出生
的人。对于他能写出《长物志》这样的
书，并不感到稀奇。但当清兵逼近，他
却投河自尽，自尽不成，断食而亡。这
样一个养尊处优的人，为何能如此决
绝？这虽不是个案，也是当时很多遗民
的选择，但还是令我想到了伯夷、叔齐
采薇时的场景，想到了屈原与渔父对
话时的尴尬，想到了王国维在昆明湖
自尽时的状态，想到了梁漱溟的父亲
说出“这个世界会好吗？”那一刻的惆
怅。文震亨的决绝，使《长物志》这本书
平添了几许悲剧的能量，也使我对于
展览的厚度有了新的考量。

这一展览里有一个观察那些由文
震亨在《长物志》里论述而引发的、具
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趣味及其变体
的部分。展厅入眼便是陈琦巨大的作
品《天界》，此作以曾为文震亨兄长文
震孟所有的园林艺圃为蓝本绘成，横
亘在展厅中，酷似艺圃中纯粹、平直的
延光阁。“天界”其实在人间界，园林是
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聚会，是种种试图
浪漫的过法，人们对天界种种美好的
想象，都像被映射到园林生活中。遗绪
至今，那些趣味的样貌变了，但总能品
出其中似曾相识的遗传基因。“天界”
前是黄钢的“太湖石”装置，这一意象
与园林的早期建构有关，也使我想到
了当年宋徽宗所造皇家园林艮岳的花
石纲遗石。与“天界”里观赏其“正”形
的太湖石不同，这件装置意在关注石
头的“负”形，一阴一阳的转变，形成过

去与现在错综的时空感。太湖石一侧
有梁铨专为展览创作的三件作品《紫
藤花下》《幽致》《苔（阶有苔斑者为
佳）》，呼应着文徴明手植于今日苏州
博物馆的紫藤，“淡语皆有味，浅语皆
有致”的青竹，“阶有苔斑者为佳”的那
片隐约秀绿。

“苔”在文震亨的评价标准里是不
可或缺的：

自三级以至十级，愈高愈古，须以
文石剥成。种绣墩或草花数茎于内，枝
叶纷披，映阶傍砌。以太湖石叠成者，
曰涩浪，其制更奇，然不易就。复室须
内高于外，取顽石具苔斑者嵌之，方有
岩阿之致。

阶上苔痕引人想到山野林壑之美，
就像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宋代词人也
有很多笔墨来写苔，“庭院深沉绝俗埃。
绿苔因雨上层阶”（陈德武《浣溪沙》），

“心事一春犹未见。红英落尽青苔院”
（欧阳修《蝶恋花》），“径苔深，念断无故
人，轻敲幽户”（吴文英《探春慢》）。苔是
内敛的，苔在长久的安静和清冷里长得
更好，因而天生就带上了情绪，以至于
可以影响评点梅花的品性，“我亦。几时
得。归检点苔封，评品梅格”（李曾伯《兰
陵王》）。这时再回看梁铨作品青碧的色
调，别有一番感慨。中国当代艺术家的
实践，即便图像的风格不一样了，画里
的诗意从未远去。

北宋的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山
水训》中写道：“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
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
画凡至此，皆入妙品。”对园林而言，它
本就是可行、可游、可居的，但“窗”大
大延展了可望的空间。“窗”是诗词、园
林乃至中国画中共享的元素。

2021年，在受中国园林博物馆之
邀三年后，我策划了一个名为“窗，园

林的眼睛”的展览。选择“窗”这个主题，
最初由于园林中的窗主体造型之美，其
作为特殊的空间的媒介，将主客关系、虚
实关系、内外关系、功能与美感，处理得
恰切而出人意料，又归于情理之中。每每
赞叹之余，还会引发对当下生活的思考。
窗，不仅仅是形式、功能，甚至是意义的
眼睛。而古人笔下的“绿窗”与“寒窗”，不
仅有“一枕小窗浓睡”的快意，也有顾城
笔下“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
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让人每每读
来，皆会泪水溢出。窗，成为生命另一种
价值的象征。

中国园林是多维的，窗亦是如此。我
们团队在这次展览前期的研究中发现了
古人在制窗工艺中暗藏的有关“幂”的理
念，让大家惊艳于几何的美感，从而生成
了展览的空间与视觉的设计，在此展览
里，我们把木作中的“六幂基线”作为展
厅的基本模数，空间划分只能在“六幂基
线”上增减，就像填词一样，我们为空间

设计规定了一个“词牌”。
选取“窗”这个园林中的细节，展开

多维度的探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当
代艺术与生活的一次再思考。园林是
一门综合艺术，将建筑、书法、绘画，甚
至文学、戏剧、音乐等门类集于一体，
为精神生活提供了特殊的情境，与中
国独有的生活美学一脉相通。而窗是
园林的“眼睛”，在满足流通光与风的
基本功能之外，更在园林造景中衍生
出借景、框景、对景、漏景等许多巧妙
的用途，形成别样丰富的趣味。汉代刘
熙在《释名》中解释：“窗，聪也，于内窥
见外为聪明也。”可见，除了功能之用，

“窗”更是中国人观看方式和审美趣味
的巧妙外化。

展览也是我的“窗”。透过策展我读
到了词与园，何为有缘？就是不期而遇，
就是初见反觉“旧相识”，就是百读不厌，
就是“不思量，自难忘”。这就是我在策展
过程中体会的词与园。

苏州拙政园里有一座依水而建的
扇形“与谁同坐轩”，这个名字源于苏
东坡的《点绛唇·闲倚胡床》。词的上阕
是“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
同坐。明月清风我。”写自己虽然独处
楼内，却与天地自然同在。苏轼是个阔
达的人，他的《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
史上有很大影响，被称为“天下第三行
书”，即使在窘境之下，也写得气势奔
放。这里他写“明月清风我”，一派安
适，人与景合为一体，洋洋乎与造物者
游。这不仅是词境的追求，也是造园的
追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讨论词
的“境界”时说：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
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
独绝者在此。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
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
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
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不仅填词如此，为了在有限的小
空间里营造出自然宇宙的无限遐想，
园林发展出了借景、对景、引景等各种
艺术手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是诗词之境，也是园艺之境。可以
感受到，园林与诗词分享同一套审美
准则。

景题也是手法之一。再说拙政园
里这个“与谁同坐轩”，虽然没有点出
明月清风，但是了解出处的人自然会
心一笑。东坡这首词还有下阕，“别乘
一来，有唱应须和。还知么。自从添个。
风月平分破。”笔锋一转，来了朋友，从
独处到与友朋唱和，各有其美。这样层
层展开的深意，给园林景色带来无限

魅力，试想月色清华的夜晚，临水而
坐，或独享静谧，与清风明月为伴；或
契友在畔，平分风月。

不仅如此，“与谁同坐”何尝不是
在追问一些更根本的问题，“我”是谁？

“我”与谁把臂同游？“我”为什么要与
清风明月相交？为什么“悠悠乎与颢气
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
而不知其所穷”？园林为什么要追求方
寸大千、咫尺万象？苏轼评陶渊明的诗

“因采菊而见南山，境与意会，此句最
有妙处”，为什么境与意会、心与境合
就妙？“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
宙”，宇是空间，宙是时间，也许，在园
林里坐看四时变化的中国古人，是在
融入自己的天地宇宙。王国维说“以我
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世界与我
情景交融，“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
我”，我已与世界融为一体。

之所以从这个“与谁同坐轩”讲
起，跟我们曾在拙政园里设置过的一
个“驿亭”装置有关，也与我们今天的
人“与谁同坐”的问题有关。2019年，
我有幸策划了第58届威尼斯国际艺
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的展览。威尼斯
国际艺术双年展被称为国际艺术界的
奥林匹克，这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
题是“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
当时正处于一个全球化进程出现壁垒
的时刻，结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我想借展览传播中国文
化中的智慧，并回溯一些人类文明更
根本的共性。

“Interesting”这个词在此处有特
别的寓意，指向今天人类发展面临的

新问题。而解决当下与未来的问题，很
多艺术家与学者倾向于从人类过往的
发展中寻找一些启发，这些回眺的状
态，后来成为记载在历史学家笔下的

“复兴”或者“复古”，中西方历史中曾
多次出现这样的现象，而复归的浪潮
中必然也伴随着新风尚的爆发。基于
这样的逻辑，我选择了四位艺术家的
作品，这些作品分别从文明的共识、生
活的日常、自身的感知三个维度呈现
了艺术家们“Re”的探索。“Re-睿”的
主题试图强化因为“Re”所以“睿”的概
念，这也是当代艺术思考的一种方式。

在策划过程中，发现这座西方的
水城竟然与中国古城有极多相似之
处，无论是水道与桥，还是北京的胡
同、苏州的弄堂，或者威尼斯的小巷，
这些时疏时朗的空间关系和似曾相识
的城市意象，既有园林之美，也是一首

空间中的诗词。因此，决定了我对展览空
间的构想。展厅的空间节奏如同一幅中
国画的立体长卷，它的有趣之处在于不
能一览无余，时而逼仄，时而豁然开朗，
只有漫步其中，用心体会，方能感悟。这
也有赖于中国园林的一个妙处：没有唯
一的重点，移步换景，每个位置上都有独
一无二的主角。参展艺术家的作品就像
园子里的亭台楼阁、树木池塘一样，每一
件都是这个位置上最恰当的主角。

由于希望展览把这些思考带到更多
人的生活中，借助艺术视角重新构想未
来的可能性，因此，与威尼斯双年展同
步，也在国内多个城市建立了分享信息
的“驿亭”，中国古代专门建立有传递信
息、文书，供旅途食宿换马的驿亭。“亭”
者，停也，是供旅人停下来休息游憩的地
方。“驿亭”让没有到达威尼斯的观众同
样能以不同的方式体验展览。其中设立

在苏州拙政园内的“驿亭”装置有一对形
如倒影的门，一为上圆下方，一为上方下
圆，化用了拙政园中“与谁同坐轩”的苏
作风格。因为这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
是“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因此我们
为这个驿亭取名为“与谁同趣”，呼应拙
政园中这座轩亭，寓意威尼斯、苏州与每
一位来到驿亭的“我”同趣。

拙政园西邻，是由现代主义建筑大
师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
馆是综合性博物馆，虽然藏品以出土文
物、明清书画、工艺品、古籍善本见长，但
有非常好的当代艺术积累，这是贝聿铭
先生定下的基调。2006年新馆开馆，贝
聿铭在完成建筑设计的同时，站在博物
馆未来发展的角度，建议设立现当代艺
术厅，我曾在这个现当代艺术厅为中国
画家丘挺做了一个名为“延月梳风”的个
展。依然邀约了苏轼的明月清风，题目四
个字来自拙政园中的两扇月亮门，二门
相对，一名“延月”，一名“梳风”。

早在2005年，丘挺就开始研究各处
园林，并以之入画。中国的园林，是人工
与造化、人文与自然的综合载体。造园本
就是一种艺术化的空间处理，丘挺以园
林入画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再次艺术化表
达。为此展，“与谁同坐”成为丘挺最新的
园林创作，也集中呈现了他近年来的山
水风格。此画描绘的是拙政园的与谁同
坐轩，但细细品味则会发现，艺术家并未
一板一眼地按照对象进行写生，而是构
造了一种全新的画面关系。作者就像超
级英雄“奇异博士”一样，可以随意进行
空间的转换，将平地之上的庭轩置于山
丘，原本的楼阁建筑也被重新安排，全然
是一番新的景致。

诗词与园林都是中国文人生命体
验的一部分。中国的哲学思辨始终与
日常的物质生活和审美生活紧密相
连，就像朱熹所言：“道，人伦日用之间
所当行者是也。”林语堂总结为“生活
哲学”，他分析“产生这个生活哲学的中
国人的理智构造——伟大的现实主义，
不充分的理想主义，很多的幽默感，以
及对人生和自然的高度诗意感觉性。”
对于这“不充分的理想主义”，他解释

“理想主义的成分如果太多，于人类颇
为危险，它使人徒然地追求虚幻的理
想”。于我而言，在宋词与园林中，我看
到了中国人是如何在现实里开辟出一
片安放自己人格理想的天地。

沧浪亭是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始于
宋代的园林。其地宋初就被中吴军节
度使孙承祐营建为别墅，但名声大噪

还是在苏舜钦之手，因有感于渔父对
屈原所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
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命名
为“沧浪亭”。从这个园子的名字我们
可以窥见一条藏在园林背后的线索
——中国的隐逸文化。

跟屈原对答的渔父无疑是一位隐
士，以一个智者的形象出现。隐逸思想
为士大夫们保持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提
供了精神庇护，然而像渔父这样隐于
山林的生活却过于困苦了。白居易有一
首题为《中隐》的诗里写道：“大隐住朝
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
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
处，非忙亦非闲。”白居易的“中隐”提供
了一个利于执行的解决方案，在苏舜卿
生活的两宋时期得到弘扬，苏轼曾写

“未曾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有人的园第名叫“中隐堂”，从现在依然
存在的园林“退思”“拙政”这些名字上
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园林在“入世”和

“出世”之间提供了面对世界的方法和
态度，以及面对问题和矛盾时的解决方
式。儒学与道学之间的异同，都在这方
芥子须弥的小天地中循环。

所以，园林的妙处在于那份诗意
空间的背后是“出世”与“入世”矛盾中
的物化。它不仅是安放“身”的，更重要
的是安放“心”的地方。基于这样的理
解，我在苏州金鸡湖美术馆策划了

“自·沧浪亭”的展览，“自”有两层含
义，既指从哪里来，也隐含了到哪里
去。在这个展览里，我开始深入理解
园林对于人精神与心灵的意义。秉承
周有光先生所说的“要从世界看中
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我们尝试从

全球化的眼光、从更多元的角度来看待
园林的丰富性。当苏舜钦为他的园子定
名“沧浪”时，就为沧浪亭的空间意义确
立了内在静观、自我存养的基调。“沧
浪”的精髓在于以一种超然的情绪，寻找
进退的平衡点；这个园子的精髓在于以
一种文人的性情，于尘世间造就一个有
如平行世界的世外桃源，为外部世界和
自我心灵之间构筑起身心自如的缓冲空
间。这并非是妥协中的自洽，而更像苏州
人性格中的“糯”，仿佛绵柔但难以让其
折服。在中国文化的漫长积累下甚至演
变成一种入骨的情怀、悲观中的惬意。
因此，走入园中虽会有处处用心、步步
小心的感觉，但内含生机与活力，甚至
不由自主地让人打开所有的感官，迎接
微风、细雨、草香、鸟鸣……进而享受迷
失的快感，绝无日本庭院带给人的那份

“寂”的寒意。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或许可以说园

林带来了心灵上的疗愈。现在，园艺疗法
已经被很多研究证实，其在修复注意力、
平稳血压等方面的有效作用。当然，园林
的整体意涵远不止于此。所以，在这个展
览中我邀请了心理学、哲学、历史、建筑、
音乐、中国书画、当代艺术等不同领域的
专家，它们虽然是独立的学科，但中国传
统园林恰恰是个“交叉点”。琴、棋、书、
画、诗、酒、茶，我在之前的另一个展览

“自·牡丹亭”中所关注的昆曲，也都与园
林有关。在这个态度下，以这样全球化、
多学科的视野进行研究，其实反而回到
了中国园林的根基。由于这一展览联合
了中外艺术家的相关作品，得到了多方
关注，并获得了当年文旅部评出的全国
十个优秀展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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